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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粽子的端午节
□ 卢海娟

跟着书稿走了一趟红尘
□ 卞毓方

编辑手记

烤一只鸽子扑腾日子 □ 白瑞雪

致信屈原
□ 李 晓

微语绸缪

读史札记 非常文青

长生不老 □ 徐 宁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此刻的千佛山上，大花金鸡
菊已过了盛放期，在风里摇曳着
一丝落寞，而它旁边的青杏正精
神抖擞。

这情景，与最近王蒙先生来
报社的一场讲座倒有几分对应。

讲座是关于文化自信与文化
定力的，在谈到文化焦虑与文化
激进主义时，王蒙先生侃侃而道：

作家巴金的代表作《家》中，
高老太爷的朋友，那个孔教会的
会长冯乐山一出场，摇头摆尾，得
意洋洋地吟诵，“翁之乐者山林
也，客亦知夫水月乎？”观者无不
觉其面目可憎，腐朽昏聩。

与此对比的是，《霓虹灯下的
哨兵》中，林媛媛请童阿男听舒曼
的《梦幻曲》，当时“你”就觉得这

“梦幻曲”三个字所代表的那种可
笑、那种幼稚、那种格格不入、那种
距离革命十万八千里、那种毫无用
处，让“你”听着感觉非常可笑。

而《梦幻曲》本身是不是真有
这么可笑？

这些都是文化传承中留下的
时代烙印。多少年以后，人们又会
如何看待今天的文化？是粗糙，碎
片，还是精致，唯美？是积极进取天
天向上，还是空虚无聊打发时光？

选择和行动要尽早，就从今
天开始。

王蒙先生已80高龄，仍然思
维敏捷，吐言如玉，不时有新鲜的
火花灼人头脑。他说，文人和文化
人是两种概念，有些人是文人，但
不是文化人，因为他们只有文，而
没有化，思想境界太低……

不由得心里一亮，对于写作
者而言，化的过程，就是关心人、
关心现实、关心人的存在意义，这
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只有寻找到坐标和方向，才

会追问自己的言和行，才会思考
得与失，才会明辨是与非。

感谢毓方老师对丰收的支
持。毓方老师是散文大家，在当今
中国文坛上有“南余 (秋雨 )”和

“北卞(毓方)”的称谓。季羡林先
生曾赞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
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
识卓荤……”贾平凹先生则评价，

“读他的散文，你没有会心的微
笑，但有叹息或心为之一沉。”

这篇《跟着书稿走了一趟红
尘》中，书稿的命运与人的命运交
织，一路读下来，文末“信乎‘一饮
一啄莫非前定’也”，不经意间，道
出所有人心声。

如今散文种类繁多：女性散
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情感散
文、生活散文、日常散文，还有写

“我的鼻涕”、“一地鸡毛”式的反
文化散文。在这些种类中，怎能缺
少如毓方老师这般的“哲理散
文”。它有“理”也有“趣”，读时引
人入胜，读后若有所思。

散文以抒情见长，抒情的散
文读得多了，的确能按摩我们的
情感穴位，使心灵得到抚慰，感觉
变得灵敏，心情愉悦。而“哲理散
文”中可能没有儿女情长，也没有
卿卿我我，但它揭示了人生和人
性中困惑的东西，隐秘的东西，悲
喜交集的东西，使文字从“化己”
到“化人”，更加难能可贵。

再回到王蒙先生的讲座中，
他在结尾时说，要有足够的选择
能力，汲取、消化、平衡、整合，我
们才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和定力。

尽管帝都约饭不是你放我鸽子、就是
我放你鸽子，我确在一位靠谱哥们儿的带
领下吃到了此生所尝最美味的鸽子。

沿着西四环火器营段行至绝望，方觅
得隐入路桥与夜色一角的“食家鸽园”。迎
大红灯笼木门而入，中厅接楼台，小桥越流
水，虽空间不大，自是一番精致格局。

名曰鸽园，自然鸽佳。果木、秘制、黄泥
三者烹法之中，果木最得我心。

若以色香味标准衡量，这烤鸽不够如
意。蔫蔫几只鸽子无油无彩裸躺于木盘，只
见熏尽烟火之颓色，难生挽袖举箸之食欲。

顺纹理而剥浅吃一口，天地大变。菜谱
上“提前4小时预定”的特别提示，是有道理
的。漫长的烹制过程中，盐、姜、料层层渗进
鸽肉，入味至深却无腻无腥但有果木清香，
连鸽架也是酥脆上口。初尝如我者，彼时神
情想必是由淡定而异动、而惊讶、而陶醉、
而抢食。此处省去两百字，详情可参阅《食
神》中薛家燕评肴一段。

这一番虎撕狼咬，待到三两只鸽下肚，
哪还吃得下石磨豆腐等口碑同样不错的
菜？张爱玲叹人生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

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未完。我认为可以加
上一条：恨胃小地儿少。

中国“一鸽顶仨鸡”的食补之道由来已
久。但作为一只半肉食动物，我的旧念中，
鸽子原本是用来传书，用来翘首以盼梁朝
伟，用来从小朋友手里起飞呼唤世界和平
天下大同的。只有在连过几天兔子一样的
素日子后，我才会发自细胞地想念肉，大块
大块、大口大口的肉。此情此景，食家烤鸽
是为上选：既快了朵颐，又不会因肉类常伴
的油腻而平添心理负担。

鸽园此前为绍兴菜，后改鲁系。这家店
在烤鸽上的成就，颠覆了我以为山东菜不
外乎大葱烧海参、酱油一锅烩的经年认识。

没办法，我对北方菜的歧视，从来是赤
裸裸的。南北美食差异之大，大到可与语言
并肩。南方人叽哩哇啦一阵，最多让你当他
是新归国华侨，而大连女神朝你销魂一笑
之后来句“败彪了”，就能把你的美好人生
连续灭灯48小时。

你看，我们人类得摒弃多少偏见，才能
尽享生物进化带来的优越？

前些日子漂泊海外，正在热播的《舌

尖》第二季把我看得热泪盈眶。四川养蜂
人、浙江赶海者，那些随生活迁徙的蹒跚脚
步，勾起了我的乡愁。

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乡愁，不限
于地域语言习俗，不在于你来自四川抑或
山东。这种吃货特有的乡愁更直白点说就
是，真饿了。

在一个丰衣足食的年头，饥饿几乎可
以算得上是现代人珍贵的体验了。它让你
切肤地重温粒粒盘中餐，也不由回首人之
来处。

大约在一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
早的人类。难以果腹的自然环境、无处不在
的野兽以及随时可能夺去生命的疾病，让
他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结伴寻找食物
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对世界最初的
认知——— 比方说，当树上的果子青涩难以
下咽，他们会等上一段时间再来采摘，至于
究竟要等多久，他们也许会于每次太阳升
起之时在石头上刻下一道印记。

后来，随着人类从四处寻觅食物、躲避
野兽和寻找藏身之所的艰苦努力中解放出
来，他们开始把时间用于思考一些与吃喝

拉撒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天上的星星是
些什么东西？寒冬与炎夏为什么会周而复
始？生命和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

漫长的蒙昧岁月里，我们的祖先就是
这样从吃饭问题开始，一步一步开启了地
球文明。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著名的
需求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要依次概括为
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
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舌尖
的滋味作为金字塔的最底层，距离我们最
远又最近。无论你的自我实现多么牛气冲
天，思念食物时的口水汹涌永远是无法抵
御的美妙。这是我们共同的念旧，永远的
乡愁。

其实我也算是养过鸽子的。儿时暑假
住姑父家，终日满耳鸽语。姑父是个务实的
人，既吃鸽子，也会在无聊时不远百里放
飞，看看它们能否老鸽识途。

可惜，大部分鸽子有去无返，大概落入
他家锅灶了。鸽子像爱情一样，经不起考
验。

世间浮云何足问，少放鸽子多食菜。

屈老夫子，你已经活了2200多岁了。
端午来了，望着某画家给你画的遗

像——— 一个满面愁容的“披头士”形象，真
是百感交集啊。时光的渡船，沧浪之水滔
滔，还有人想着你，念着你，做人做到这个
份儿上，相当不错了。有天我去一祖宗墓
地，哑巴一样却叫不出他的名字来。自人类
诞生以来，地球上去去来来了多少人，忘掉
一个人，是多快的事。1953年，在莫斯科，你
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地球人给你颁
发了这么一个荣誉，永垂不朽用在你身上，
是恰当不过的了。

端午了，多少人的目光抵达汩罗江，逆
流而上，眺望你单薄的身影。那天你怀抱着
石头，咕咚一声，白衣飘飘，沉入到江水中，
我至今还在想象，你的身影多像一条鱼。楚
国的老百姓怕你被鱼吃掉了，就在江中投
入了许多粽子为鱼饵。谢谢你，给我们传袭
了农历五月的美好节日——— 端午。

一年之中，有两个节日让我内心温润，
让我情不自禁去水边徘徊、去山冈望月，一
个是端午，一个是中秋。顺便还告诉你，屈
老夫子，我第一次相亲，也是在端午那天，
我一个乡下人，去了县城女朋友家，我那有
点嫌弃乡下人的老丈母，那天心情大好，午
饭时还给我碗里夹了猪头肉，我感到，老丈
母敞开家门，也是为我在煎熬之中，訇然一
声正式打开了城门。

老夫子，我有一件事此前不明白，那就
是你到底是为什么投江的，什么让你最后
崩溃了，抓不住一根求生的稻草。我的朋友
老鲁说，你是因为官场不得志才愤然投江
的，气得我当场反驳，多庸俗啊。我为此研
读了不少古书，读了你海潮一般长达373句
的《离骚》，我就明白，你不是老鲁说的那种
官迷。

在你文字的气血里，扒开藤藤蔓蔓，我
看清了你思想的经脉。一生之中，你遭到两
次流放，没倒下，到最后，沧浪之水为你洗却
楚国大地上的一身疲惫。历史的寂静之中，
我明白了，你是听到了楚国的城门，被秦军
铁蹄冲破，你的忧愤，在最后的地平线上崩
塌了。你为国殉情，殉的是一个理想国啊。

老夫子，你这个有洁癖的理想主义者，
世人皆醉你独醒，为什么不装着醉一次？你
在水中选择的祭坛，让我在2200多年后的
今天，还在赶往汩罗江的路上，准备去那里
呼唤你，魂兮归来，愿你愁容荡尽，春风万
里。

我小的时候，长白山里的小山
村非常闭塞，根本不知道烟雨江南
有一种风流倜傥的植物叫竹，因
此，我们的端午节与粽子无关。

然而端午终究是个很隆重的节
日，需要作许多准备工作，这些工作
大多要在五月初一这一天完成。

第一要配五彩线。
东家要一根红线，西家要一根

绿线，这些讨来的线有的粗些，有
的细些。母亲认真比量一番，确信
五彩线的长度足够拴住我们姐弟
几个的手腕和脚腕，便仔细地捻成
绳，孩子们将在五彩线缤纷的色彩
中绽放满足的笑脸——— 一年四季
风里雨里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的
黑黢黢的手腕脚腕，终于可以名正
言顺地享受装饰物的优待了。

这一天还要用艳丽的布片穿
一条龙尾。把颜色各异的碎布头
剪成直径为2厘米左右的圆形，把
芦苇金黄的茎剪成无数个2厘米
长的小段，用线依次把圆布片和
芦苇管穿起来，穿到最后的圆片
时，还可以钉上色彩艳丽的旧毛
线做成流苏。

这样穿三五条等长的龙尾，
然后用红布缝一个小布猴。把单
个龙尾以正三角形或是正五边形
排列分别缝在小布猴的屁股上、
脚上，一个貌似现在的风铃、可以
随风摇摆的龙尾就做成了。

龙尾高挂在摇车上，摇车悠来
悠去，龙尾有节奏地摆动，摇车里的
孩子常常瞪着纯真无邪的眼睛盯住
活灵活现的龙尾，不哭也不闹。

还要扎三五把小笤帚。笤帚草
生长在小河边、乡路旁，只有几厘
米长，有细密的穗。孩子们去采了
笤帚草，母亲择出长得壮的，用线
捆扎成笤帚的模样，端午节那天要
挂在房门外，据说可以扫去疾病。

最重要的是初一这天的鸡
蛋。黄昏，母亲从鸡窝里把鸡蛋拣
出来，用木炭在蛋皮上画好记号，
留待端午节那天晨起时煮熟分给
小孩子们。

女孩子之所以热切地盼望端
午节，是因为这天有个极为隆重
的仪式——— 染指甲，那时民间称
为“包手指盖儿”。

用来染指甲的是野生的芨芨
草。临近端午，小女孩便相约一起
出发，去低洼处，选矮墩墩根部发
红茎上的嫩叶也发红的芨芨草连
根拔起，再去田野或是荒地采一
种藤本植物的叶子，我们叫做“大
布衫子叶”。回到家后，把芨芨草
洗净，摘取根部和叶芯，放在青石
板上，用另一块石头砸碎，再放入
适量的白矾，直砸成糊状为止。

端午节的头一天，晚上睡觉
之前，母亲把芨芨草糊在我们的
指甲上，用“大布衫子叶”裹好，再
用线缠紧，我们就可以满怀期待
地进入梦乡了，一觉醒来，淘气的
孩子常常发现，有的指甲刚刚泛
红，套在上面的大布衫子叶却不
见了——— 这一定是夜里被蚊子
咬，挠痒时抓掉了。

芨芨草把指甲染成洋红，像绚
烂的夕阳，那种颜色一直渗透到指

甲深处，似乎与我们的肉体水乳交
融，因此没有任何不适，全不像如
今的指甲油糊在指甲上那种沉闷
与窒息。在乡下，无论男孩女孩都
要染指甲，但双手的食指要留出白
来，母亲说，留下食指好看家，至于
为什么要看家，自有说不出的神秘
昭示，天机不可泄露。大姑娘、小媳
妇，直至花甲之年的老太婆，大家
都要“包手指盖儿”，只不过大人一
般只染红一对大拇指而已。

芨芨草染红的指甲不会褪
色，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地新
旧交替，那一抹红不断向上、向
上，直到最后被完全剪掉，这一年
的光阴也便悄悄地走远了。

端午节这天，父母早早地起
床，父亲的任务是去山上采艾草，
母亲则要把配好的五彩线、穿好
的龙尾拿到室外去“打露”，露水
仿佛上天的恩泽普降在母亲对儿
女平安的期待上，母亲把东西放
好，赶紧去厨房煮蛋。

太阳出来之前，父亲已采回
好大一捆艾草，把它们均匀地插
在屋檐上，母亲也把准备好的小
笤帚挂在房门外，以扫除秽气。把
龙尾取回来，挂在小孩子的摇车
上，五彩线系在孩子们的手腕、脚
腕上，这样，就可以牢牢地把孩子
拴在自己的身边，不会被老天强
行夺走了。趁着太阳还没有出来，
母亲把贪睡的孩子喊起来，这天
早晨要去河里洗脸，母亲一直笃
信，用河里的活水洗脸会祛百病，
家里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是病
人，孩子们会用脸盆打些河水回
来。洗了脸，小孩子就要分吃五月
初一那天鸡生的蛋，母亲说，吃了
初一蛋，一年都不会肚子疼。

鸡蛋、鸭蛋、鹅蛋，在我们乡
下，端午一直是个吃蛋的节日，每
个孩子都像小富翁拥有好几个
蛋。这些煮熟的蛋被孩子们藏在
书包里，抽屉里，像是难得的宝
贝。举着半只鸡蛋在尘土飞扬的
乡路上奔跑，后面跟着馋涎欲滴
的小狗，这是那一天难忘的风
景——— 这些爱炫耀的孩子啊。

通常，端午这天的早饭是馄
饨，馅是猪肉白菜的，往往加入一
点韭菜，记忆之中，端午的馄饨总
是那么鲜美，让我们吃得肚皮滚
圆，只是，长白山地区的气候特
点，端午这天一直是插秧的收尾
期，地里的农活太多，除了晨起时
有很多规矩之外，中午吃一顿花
卷馒头，再来个猪肉炖粉条，这个
节，便过去了。

最高兴的，跑来跑去的，永远
都是心存梦想的小孩子。大家意犹
未尽，把一根麻绳两头拴在自家院
里的大梨树上，这便是乡村的秋
千，孩子们坐在麻绳上悠来悠去，
很是惬意。打秋千有个土得掉渣的
名字，叫做“吃悠”。端午节“吃悠”
的游戏让我们的笑声穿透风霜雨
雪，多年以后仍在耳边萦绕……

往事历历，贫瘠岁月里没有
粽子的端午节让我一直记忆犹
新，那些盼望，那些快乐，如
今，反而成为一种奢侈。

俞平伯一生的高潮、低潮、又高潮，
据作家叶兆言考证，都与一本叫《红楼梦
研究》的小册子有关。叶先生写道：

“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
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
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
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
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
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
印了几百本。”

叶先生的叙述，估计是取自俞平伯
妻舅许宝骙的回忆：那天，俞平伯“兴
冲冲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原
稿，出门去看朋友(也可能就是到出版
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只见神情
发愣，若有所失。哪知竟真的是有所
失——— 稿子丢了！原来是雇乘黄包车，
把纸卷放在座位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
追，车已远去，无处可寻了。俞平伯夫
妇木然相对，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偏
偏事有凑巧，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
(或是朱自清)来信，说他一日在马路上
看见一个收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
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然就是‘大
作’。他惊诧之下，便花了点小钱收买
回来。于是‘完璧归赵’。”

关于手稿的失而复得，张世林的《大
师绝响》还提供了另外一种版本：

1922年夏，俞平伯获得一个去美国
攻读心理学的机会。赶在出国之前的空
暇，他动手写作《红楼梦辨》。中途去苏州
看望好友顾颉刚，就将写了一半的手稿
带在身上。“那一天，顾颉刚邀请王伯祥、
叶圣陶和俞平伯同游石湖，然后，大家一
起乘马车送俞平伯去火车站，回杭州。俞
平伯生怕弄丢了稿件，所以，他不把手稿
放在手提箱里，而是放在自己的身边。然
而，马车颠簸，手稿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
颠下了马车。俞平伯发现后急出了一身
冷汗。顾颉刚当机立断，命马车倒回去，
沿途寻找。王伯祥更是机智，专门盯着迎
面来的人手里拿的东西。终于，远远地看
见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
西，王伯祥上前询问后打开一看，正是俞
平伯的手稿。”

三种叙述，两个版本，哪一个更接近
真相？姑且按下不表，因为其核心部

分——— 稿子失落，又找回来了——— 并无
错谬。

俞平伯晚年对外孙韦柰说：“若此稿
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
就此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

偏偏又找回来了——— 你说这是不是
天意——— 得，于是就交出版社印行。

这一印行，就托举出一位红学大家，
有人将他和胡适并列，称作“新红学派创
始人”，有人又在两人之外加上一位顾颉
刚，称作“新红学三剑客”。

俞平伯自己，并没有拿红学当什么
经天纬地的大学问来做，不过就是“兴之
所至，到此一游”而已，放眼他的人生长
途，尚有许多更迷人的风景要赏，要逛，
譬如古典诗词、新诗、散文、昆曲等等，他
就在这诸般风景中留连忘返，优哉游哉。

转眼到了1950年10月，俞平伯的父
亲陛云先生去世，可叹他一个名门后裔
(曾祖俞樾，父亲俞陛云俱为著名学者)、
北大教授、文苑名家，居然连筹办丧事的
费用都拿不出，也算混得够栖惶的了。据
叶文叙述，“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
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
文章，换个书名出版。”此事据文怀沙回
忆，是由他出面，向上海棠棣书店(私营)
的老板借得旧币200万元(相当于人民币
200元)。丧事办了，债却无力偿还，怎么

办？又是文怀沙出主意：拿书稿预支稿
酬。俞平伯便把旧稿《红楼梦辨》增补几
番，改为《红楼梦研究》，交给棠棣书店付
梓，那是1952年的事。没想到销路奇好，
印了一版又一版，更有甚者，俞平伯还因
为这本书得到酷爱《红楼梦》的毛泽东的
照拂，被增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风云突变，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
两个小将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的批判，一战成名；毛泽东则借势把它引
向了对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雷
霆万钧的讨伐，一箭双雕；俞平伯也就此
成了反面教员，一落千丈。在哪儿得，就
在哪儿失。在哪儿成，就在哪儿毁。“现在
报上天天有我的名字，”有一次，俞平伯
私底下向别人解嘲，“我自从有历史以
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赫。”

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一切又颠倒
了个个儿，毒草升格为香花，臭名转化为
美名，俞平伯又被加冠加冕为红学界的
祖师爷、泰斗。仿佛他这一生，都是为了
那部失而复得的书稿而存在，而呼吸，而
浮沉，书稿才是主角，他只是书稿的影
子，或曰陪衬，或曰龙套，他是跟着书稿
走了一趟红尘。

“信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垂
暮之年，俞平伯如是感慨。

有一天，生命科学们家突然领悟了一
个道理：人的寿命，既包括身体，也包括精
神，而且，人认为自己还活着，是以精神存
在为主。这样，他们就抛弃了让灵与肉共存
的观念，把重点放在了精神永活上。

观念是从计算机得到的启发。比如，我
换了一个新硬件，只要把内存复制过来就
行了，旧硬件的所有信息会原封不动保留。
身体不过是灵魂的居所，居室破了，搬个新
家就行了。

第一次拿来实验的，一个是没有什么
文化、街口做小买卖的年轻人，因一氧化碳
中毒已经脑死亡了，但心脏还在健康跳动；
另一个是著名的中文教授、硕导、博导，年
过古稀，心脏奄奄一息，但大脑非常正常。

不管这种研究耗费了多少时光，涉及
了多少学科，花费了多少资金，到临床操作
时却很简单，就是把两个人同时推进手术
室，每人套一个头箍，这时，电脑显示频就
显示出：A人，B人。

操作人员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意识接
受者的大脑“格式化”。因为，尽管一个人意
识已经丧失了，但还会残存一些，随着时间

的延续，随时会“激活”。这样，某人复活以
后就可能会出现双重人格，觉得自己是A
又是B，或者既不是A又不是B。格式化就
是清空，这是必须的。

格式化了A人，就可以把鼠标移到B
人。他是意识输出者，点击“发送到A”或

“复制——— 粘贴到A”均可。
一个月以后，唯一健在的病人出院了。

他是谁呢？不好说。因为他身体是A，意识
是B。

AB人首先意识到自己是B，就回到了
大学住宅区自己的家。

迎接他的是老伴：“你找谁？”
他用久别重逢后的那种喜悦说：“小

娇，我是你老公大雄啊。”
他们生前恩爱，一直互相喊着小名。
老太太勃然大怒：“哪来的年轻人，这

么轻狂，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他说：“我确实是你丈夫，作了意识复

制，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如你不信，我能
说出咱们夫妻生活的好多细节。”

老太太更加害怕：“你快走，不然我打
110或者叫我儿子回来揍你！”说着，随手拿

起了一把墩布。
AB人只好先回学校。
课题是这个大学主持研究的，没有人

怀疑他的身份。了解到身体已完全复原，让
他继续授课和研导。

第一次上课，学生们哄堂大笑：“这不
是学校门口炸油条的小赵，怎么突然成了
教授？”

他给大家讲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和自己
的故事，学生愈加狂闹不止：“你按讲义念，
谁都会，现场给你出问题，答得上，才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

有人问：“不学无术出自何典？”
教授答：“东汉班固《汉书·霍光传》。”
又有人问：“请论述苻坚失败原因。”
教授侃侃朗诵：“出自《资治通鉴》一百

零六。百战则民疲，百胜则主骄，以骄主御
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有人干脆出俗语：“烟锅锅点灯半炕炕
明。”

教授对曰：“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大伙服气了，教授不是炸油条的。
这天，教授正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50

多岁的老妇人揪住了耳朵，随即大骂：“你
个兔崽子，你中毒了以后，全家人每天痛
哭，但你住了ICU，见不到你，现在病好了，
怎就不回家？”

教授问：“你是谁？”
老妇人说：“我是你娘！”
教授知道身体不是自己的，也怕大庭

广众之下丢面子，就跟着老妇人来到了家
里。

一见到自己身体的法定妻子，教授改
变了主意。25岁上下，高挑苗条、白皙俊
俏、性格温柔，怎么看也胜过66岁的原
妻。见了教授立马扑在怀里，眼泪鼻涕流
了一前襟。教授动情了，为了这媳妇，也
得留这家。

但，社会乱了。不断有人被绑架或打闷
棍，莫名其妙被换了脑子或是死了。复制犯
罪成了一种公害。

也有人想出了变通的办法，用动物脑
子作复制受体。人们越来越司空见惯，一家
人管小猫小狗叫爸妈，一些八哥和鹦鹉用
爪子敲打着键盘或高居讲堂成了专家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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